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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老子化胡及地狱图考

姜　生

摘　要:新见考古资料证明,东汉时期以浮屠等同黄老因而黄老浮屠同祀的现象,应是老子化胡说流

行的结果;新发现的山东费县潘家疃东汉墓门上鸟喙老子与胡人浮屠及窣堵坡组合画像、山东兰陵九女

墩汉墓辟邪石兽立柱画像所呈现的“黄老”信仰与胡人浮屠组合皆堪与证.史乘所述黄老浮屠同祀现象,

不为后人所解,个中原因除了儒生史家语焉不详,更多是由于时人所信老子化胡说,以老子浮屠为同一人

在不同时空之“化形”,因而将老子浮屠等同且一同祭祀.某些汉墓中黄老浮屠画像一同出现,正是中国思

想史和宗教史上这种奇特信仰的图像呈现.新发现的山东微山县东汉画像石椁残石和陕北汉墓画像石

则表明,东汉已有佛教地狱信仰在华传播.此类有关东汉佛教传播的墓葬画像资料之发现与认知,亦有助

于早期汉译佛经译介时间之断代和汉文化生态变迁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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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佛教入华初传之迹,杳渺迷离,艰涩难求.史官依从儒生传统,对胡人之教难免摒斥,所记

寥寥.研究显示,西汉末已出现汉译佛经«浮屠经»,以浮屠等同黄老,“老子化胡”说行世① .山东、江
苏、安徽、陕西、山西等地区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及汉墓壁画中,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佛教内容② .较突

出者皆出东汉墓葬,如四川乐山麻浩１号东汉崖墓石壁所刻施无畏印佛像,乐山城郊西湖塘出土东

汉施无畏印陶佛像,彭山东汉崖墓 M１６６陶摇钱树座施无畏印佛像,绵阳出土东汉墓摇钱树干上的

施无畏印佛像,以及湖北襄阳东汉墓出土的浮屠祠陶楼明器.
许理和(ErikZürcher)的研究表明,约公元１世纪中期,佛教已经渗入淮北地区、河南东部、山东

南部和江苏北部的广袤区域③ .正是在这个区域,明帝时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至汉桓帝则“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④ .但有关黄老浮屠并祠、老子化胡说、佛教的地狱信仰进而佛教

在东汉的“接受史”样态的研究,则向无所闻.
近年来,笔者在山东南部和陕北汉墓画像中,发现了一些反映东汉时期黄老浮屠信仰的历史遗

存,特别是迄今所知最早表现“老子化胡”信仰逻辑的“黄老浮屠”组合图像和已知中国最早的佛教地

狱图,兹略为考证.

一、东汉的黄老浮屠像

«后汉书西域传»:“汉自楚王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⑤ 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

　

作者简介:姜生,四川大学历史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５).

①　方广锠:«‹浮屠经›考»,«法音»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②　如朱浒:«山东滕州新发现佛教内容汉画像石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２０１５年第５期.更多内容,将于另文探讨.

③　[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李四龙、裴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３８页.

④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０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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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祠,而多行祠祀.延熹八年(１６５)“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四月,“坏郡国诸房祀”.
十一月,再次“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①.延熹九年秋七月,又“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
淳金釦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②.故«后汉书桓帝纪»论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

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③由是可知桓帝所祠实乃与老子浮图无别.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描述的浮屠,与“黄老”一样“身服色黄”:

　　临兒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

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蛉(朎)④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

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

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⑤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

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⑥

且浮屠被引入汉墓仪礼.«洛阳伽蓝记»卷四称:“明帝崩,起祗洹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

浮图焉.”⑦建于阿育王时代的印度桑奇一号塔半球形塔(窣堵坡),原为埋葬佛陀或圣徒舍利子及遗

物之冢;作为宗教崇拜对象,巽伽王朝时代在塔顶增建围有正方形石栏的亭子,中央树立三重伞状相

轮(图１).这应是汉明帝墓顶设“祗洹”之原型.建“祗洹”于陵墓之上,意味着墓中死者常闻经颂梵

呗,得佛陀救度.所谓“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汉墓遗存中尚未见有此类墓上建筑,但墓中则保存了

一些浮屠信仰的证据,如湖北襄樊出土的汉代陶楼“浮屠祠”(图２)⑧,顶部七重相轮塔刹⑨,刹尖作新

月形,以菩提树叶为鸱尾装饰,均示其佛教特征.

图１　印度博帕尔附近的桑奇一号塔,约公元前２５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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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３１３ ３１４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九十八«祭祀志中»,第３１８８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３２０页.
谨按:“蛉”或为“朎”之误,此处应指乳晕.
“复立”,«世说新语»等均作“复豆”.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二:“老君西越流沙,历八十一国,乌戈、身毒为浮屠,化被

三千国,有九万品戒经,汉所获大月氏«复立经»是也.”均可证“立”乃“豆”字之形误.“复立”即“复豆”,亦即“浮屠”、“佛陀”;«复立

经»即«浮屠经».见方广锠:«‹浮屠经›考»,«法音»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

８５９页.标点略有修订.
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１５０ １５１页.周注:“祗洹”(Jetavana之音译)即修

行者所居之精舍.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９期.图片见«荆楚英华———湖北全省博

物馆馆藏文物精品联展图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汪海波:«中国最早的佛寺:“浮屠祠”———襄樊出土“陶楼”模型辨析»,«佛教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罗世平指出,该陶楼在建筑形制上为汉式陶楼和印度式相轮塔刹的结合,在装饰母题上同时兼有汉地神仙瑞兽与印度 犍

陀罗式有翼天人的图像,明显带有佛教初传时期汉、印文化杂糅的特点.浮图祠用作明器进入墓葬,反映了汉地民间埋葬方式因佛

教传入而起的新变化;其新月形刹尖与公元１世纪前后巴基斯坦契拉斯覆钵塔岩画标识物的相似,也说明印度佛教初传汉地时还携

带有丝路古国的因素.见罗世平:«仙人好楼居:襄阳新出相轮陶楼与中国浮图祠类证»,«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图２　襄阳市菜越墓地 M１出土东汉

陶楼“浮屠祠”.采自湖北省博物馆:
«荆楚英华———湖北全省博物馆馆藏

文物精品联展图录»,武汉:湖北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５９页

延熹九年(１６６)襄楷上汉桓帝的疏中,言及: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

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
岂获其祚哉! 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
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①

学界亦因此认定东汉已有“老子化胡说”的传播,但向无考古实

证.又«后汉书»记汉明帝永平年间楚王刘英奉黄老浮屠事: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

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

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

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

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

有悔吝? 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②

可见当时的祠祀活动,同时包括诵“黄老”之“微言”、拜“浮屠”之
“仁祠”③;直观地说,浮屠祠里读黄老,佛老杂糅,兼用无别,而
修行方式则别为在家修行的“伊蒲塞”(优婆塞)和出家修行的

“桑门”(沙门).
最足以确证这一历史事实的,是笔者在山东南部汉墓文物

中发现的两种画像资料.

１．费县潘家疃汉墓墓门上的鸟喙老子＋胡人浮屠＋窣堵坡

组合画像(图３).山东省博物馆和费县博物馆正在对该墓资料

进行清理,择日公布.
潘家疃汉墓墓门朝西,实测墓向２７５°;墓门以中间立柱隔为

两门,北柱外(西)侧,从上至下图像配置为老君(上)＋浮图(中)

＋覆钵形图案(下).这种构图逻辑,应为表示“老子入夷狄为浮

屠”,西去“化伏胡王”(«三天内解经»卷上).
关于老君形象,«抱朴子内篇杂应»引«仙经»云:

　　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阳,身长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
额有三理上下彻,足有八卦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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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第１０８２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第１４２８页.
史乘载记东汉佛教活动渐多,可资判断当时佛教传播的某些具体形态.其较著者,«后汉书»卷七十三«刘虞公孙瓒陶谦列

传»:“初,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

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第２３６８页)«三国志吴

志刘繇传»:“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

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
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第１１８５页)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孙策传»引«江表传»:“策渡江攻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是岁兴平二年也.时彭城相

薛礼、下邳相笮融依繇为盟主.”(第１１０３页)是知兴平二年(１９５)笮融死于任上.按献帝初平四年(１９３)夏陶谦任徐州牧:“初平四

年,徐州治中东海王朗及别驾琅邪赵昱说刺史陶谦曰:‘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贡.’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
诏拜谦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以昱为广陵太守,朗为会稽太守.”(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纪五十

二孝献皇帝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１９４３页)由上可知笮融的浮图祠应建于公元１９３ １９５年之间.上垂铜盘九重,下为

重楼,表明顶置七重塔刹的襄樊陶楼的确反映了汉末浮屠祠的特征.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２７３页.



图３　费县潘家疃汉墓墓门北柱外(西)

面所刻老子＋浮屠＋窣堵坡拓片

　　墓门北柱上部鸟喙的老君形象,身著中国士君子之服,是汉代

老子神化为老君的“真形”.在汉代,“化形”乃圣人特有之样貌.
«白虎通义圣人»:“圣人皆有异表”①.纬书«尚书帝命验»:“禹身

长九尺有咫,虎鼻河目,骈齿鸟喙,耳三漏.”②这种“化形”说亦被用

于老子化胡说.在成书于延熹八年之前的«老子变化经»中,老子

说:“吾变易身形,讬死更生,周流四海”③所谓“周流四海”即往

来华胡之间.可见«老君变化无极经»所谓“老君变化易身形,出在

胡中作真经”④乃承自汉代“化形而仙”信仰传统⑤.化者变

也.按照«化胡经»对老子的描绘(见下文),老君下面出现的浮屠

形象,身着胡服,则是老子变其身形“周流四海”的“化形”之一,是
他“西入胡”在胡人之国变化为浮屠,化伏胡王及其臣民时的形象.
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２５５)问世的«正一法文天师教诫科经大

道家令戒»称老子:

　　西入胡,授以道法,其禁至重,无阴阳之施,不杀生饮食.
胡人不能信道,遂乃变为真仙,仙人交与天人浮游青云之间,
故翔弱水之滨.胡人叩头数万,真镜照天,髡头剔须,愿信真

人,于是真道兴焉.⑥

至于中间胡人浮屠脚下所刻覆钵(半圆)形图案,颇似上述印

度佛教窣堵坡佛塔的样式,判断为窣堵坡,且此组图像刻于北柱西

面,对应于“西入胡”之说,甚合老子化胡和胡人浮屠的信仰.北柱

内面中部所刻昂首向天的胡人形象也证明此柱所内含的西行化胡

说.这些向我们透露了潘家疃墓主人生前所参与的以老子化胡说

为主要内容的黄老浮屠杂糅信仰样态.惟其墓门柱上的浮屠,举
左手而垂右手,用手与一般的施无畏印刻法相反;鉴于东汉佛教的

“配角”地位及其初传状态,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原因亦恐难以简单

地用“错误”二字表达⑦.

２．兰陵县九女墩汉墓辟邪石兽立柱上“黄老”信仰与胡人浮屠浑融一体的造像(图４).
山东兰陵博物馆藏１９７４年兰陵县东纸坊九女墩画像石墓出土的一对东汉石柱,按馆方描述,其

天禄石柱上部展开图,刻勾栏建筑、胡人、凤鸟、羽人、合欢树等;辟邪石柱上部展开图(图５)为多龙盘

结,头皆向上,右侧下部刻一胡人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辟邪石柱右侧下部的胡人,为单膝跪姿,头昂向上,戴尖帽,左手坦开,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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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班固纂集,陈立疏证,吴则虞注解:«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３３７页.
孙瑴编:«古微书»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藏外道书»第２１册,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２年,第２页.«老子变化经»出于东汉,有关断代讨论见孙齐:«敦煌本‹老子变化

经›新探»,«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道藏»第２８册,上海:上海书店/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７１页.
有关老子神化为鸟喙的太上老君形象以及变形而仙信仰的研究,见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１４６ １５４、３８４ ３９１页.
«道藏»第１８册,第２３６页.
故马伯乐(HenriMaspéro)曰,整个汉代,佛道一直混杂在一起,看起来就像同一个宗教;在道教徒眼中,佛教如同得道成仙

的新道法,佛教之所以受欢迎,不过是因为它带来了新方法.见[法]马伯乐:«佛教初入中国时的佛道关系»,胡锐译,«宗教学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译自 HenriMaspéro,LeTaoïsmetLesReligionsChinoises(Paris:Edition Galllimard,１９７１)．
金爱民、王树栋编著:«兰陵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６８ ６９页.



　图４　兰陵九女墩汉墓辟邪石兽

立柱原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摄

于兰陵县博物馆

垂向下;右手坦开上举,掌心朝前４５°向上.据此手姿,可判断此胡

人为“浮屠”:左手作施愿印,右手作施无畏印.经现场原石观察分

析,在这套“多龙盘结”画像中,原石虽已残缺,但仍可看出其实为龙

虎交媾画像(部分原石和拓片局部放大见图５左),反映在拓片,即
上部中间一对较宽大的虎头造型明显,且双虎张口露齿,亲吻相接

(唇吻和牙齿之间仅刻一缝),右侧则刻双龙吟鸣向天.龙虎之躯则

盘结交织在一起,龙虎“合气”之意甚明;其自身方位为左龙右虎,合
乎东龙西虎交于中宫的汉代信仰;而龙虎交媾合气图用于汉墓,则
可知其于墓主“太阴炼形”成仙信仰内涵甚深.此可谓该石柱所蕴

含黄老浮屠信仰中的“黄老”部分①.
与此相似的东汉“黄老浮屠”文物,见于彭山东汉崖墓 M１６６:

１４出土的一个带有造像的陶插座(图６).在胡人佛像下方的圆形

陶座周围,刻画龙虎交于圆璧,龙虎分别位于佛自身的左右方,符合

汉代四象和龙虎交媾图的方位分布.汉人在这种明器制作中对黄

老浮屠信仰的真切表达,使我们得以从中再次读出其黄老浮屠混一

的信仰形态.
据说佛陀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北凉昙无谶译«优婆塞

戒经修三十二相业品第六»言浮屠有“牛王眼相”②,谓眼睫殊胜

犹如牛王.细观费县潘家疃、兰陵九女墩所见的浮屠像,面部刻画

均甚精美,隆鼻、大眼、长睫(两画像之头部放大见图７),表情凝重,
双乳尤其是乳晕③刻画突出,与其他人物形象描绘差别较大,显为

突出浮屠特征而作.
除了上引«魏略西戎传»引«浮屠经»关于浮屠“乳青毛,蛉(朎)赤如铜”的描述,«优婆塞戒经

修三十二相业品第六»对浮屠三十二相的描绘中尚有:“齿白齐密相”,谓“得是相已,次得三相:一四

十齿,二白净相,三齐密相”;“次得四牙白相”④,谓四牙最白而大,莹洁鲜净.«般若经»关于浮屠八十

种随行好之中有“世尊诸齿方整鲜白,是三十四.世尊诸牙圆白光洁渐次锋利,是三十五”.柞城故

城西南侧出土石雕(图８左)对牙齿的特别刻画应即突出浮屠牙齿齐白之相.又云“世尊鼻高修而且

直,其孔不现,是三十三”.柞城故城所出石雕形象,即高鼻而无孔.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三八一«初分诸功德相品第六十八之三»:“世尊脐深右旋,圆妙清净光泽,是二十三.世尊脐厚不窊

不凸周匝妙好,是二十四.”⑤上述九女墩汉墓辟邪石兽立柱上的浮屠脐部刻画即是如此(放大图见图

８右),柞城故城出土石雕对脐部的特别刻画,正显示浮屠肚脐之好,尤其明显的是其右旋的脐相刻

法.东汉时期«般若经»在中国已有传播,即东汉竺佛朔与支娄迦谶译«般若道行品经»(后题«道行般

若经»)十卷(所谓小品般若经)⑥.与此同时,从这些图像可知,东汉«般若经»译本已包括诸功德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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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相关研究见姜生:«汉墓龙虎交媾图考:‹参同契›和丹田说在汉代的形成»,«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优婆塞戒经»卷一«修三十二相业品第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２４册,第１０３９页.
汤用彤将«西戎传»“乳青毛蛉赤如铜”校点为“乳青毛蛉,赤如铜”,解释“螟蛉色青,疑谓乳青如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

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６ ３７页),然而“仍不可通,且上下语意扞格”(方广锠:«‹浮屠经›考»,«法音»１９９８年第６
期).现在,兰陵出土此二件东汉浮屠像文物对乳部的突出表达,提示我们,“蛉”(朎),当指乳晕,“赤如铜”为乳晕之色.

«优婆塞戒经»卷一«修三十二相业品第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２４册,第１０３９页.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三八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６册,第９６８页.
吕澂指出:“支谶译籍里比较重要的«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原本都由竺朔佛传来,而支谶为之口译.以支谶学问之

博,这两种也应该是他所熟悉的,因而译功专归于他,并无不可.但从僧祐以来,经录家都说竺朔佛也有这两种的翻译,这就未免重

复了.”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８７４页.



的内容,而«优婆塞戒经»的相关内容在汉代亦已传播,北凉时代只是重译而已.

图５　兰陵汉墓辟邪石柱上的胡人浮屠和龙虎交媾画像.

采自金爱民、王树栋编著:«兰陵汉画像石»,２０１７年,第６９页

图６　彭山汉崖墓 M１６６:１４佛像插座线图和照片.

采自南京博物院编:«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北京:文
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彩色图版１(右)和图４４(左:

１．佛像插座整体线图;２．右胁持手印;３．佛右手印;

４．佛左手手印)

图７　费县潘家疃(右)、兰陵九女墩(左)汉墓浮屠像

的头部放大图

图８　兰陵的东汉浮屠像.右:九女墩汉墓辟邪石兽立柱;左:柞城故城西南侧出土东汉石像.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摄于兰陵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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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汉的地狱图

山东微山县文管所收藏的一方东汉石椁画像石,系２００６年３月由微山县付村镇运回保存.该

石已破碎,仅存三块残件(图９),拼合后残长约１４２cm,宽８５cm,厚１９cm,所余约当同类石椁侧板大

半.该石雕刻方式为减地浅浮雕,画面刻制精美,内容丰富.笔者发现,该石所画实乃佛教地狱图,
对于中国初期佛教史研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图９　微山县文管所藏付村镇出土东汉石椁侧面残石画像拓片及左栏放大摹本(朱华制图)

残石左栏,由下向上分为上下四格,所刻应为地狱情景.最下第一格刻凤凰相对而立.第二格

右边,正面刻一头上长有双牛角手持钢叉的巨人,当为牛头阿傍.图中牛头阿傍双手持叉刺向右边

一侧立者的腹部.东晋西域沙门竺昙无兰译«五苦章句经»:“狱卒名傍,牛头人手,两脚牛蹄,力壮排

山,持钢铁叉.”①东汉安世高译«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

　　复有众生,常在镬汤中,为牛头阿傍以三股铁叉,叉人内著镬汤中,煮之令烂,还复吹活,而

复煮之.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时信邪倒见,祠祀鬼神,屠杀众生,汤灌搣毛,镬汤煎煮,不可

限量,故获斯罪.②

牛头阿傍的左边,一人牵大小两犬,大犬前一人跪地求饶.南朝陈西印度三藏真谛译«佛说立世

阿毘昙论»卷八«地狱品第九外园隔地狱品»称“粪屎狱”外有“可爱树林”:

　　如是林中有老乌白颈鸦鹰鹗鹫鸟等,是地复有豺狗野干虎狼师子等,身皆长大.是诸禽兽,
啮 罪人,如倒生树,食啖其肉,皮血肉尽,唯余骨在.时诸罪人受此啄害,上上品苦难可堪忍,
极坚极强最为痛剧,当时闷绝,冷风复吹,皮肉更生,复受啖食,乃至受报未尽求死不得.③

是知此所描绘,属于八地狱外四方围绕的四重围隔地狱,其中有豺狗猛烈啖噬罪人肉体,反复无期,
使其饱受苦难.

更上第三格,中间地上一大鼎内蒸汽腾腾(蒸汽图案的类似刻法,见于微山县微山岛乡沟南村西

汉石椁侧面左栏,一人正在灶前用皮囊向炉中鼓风④),鼎左跪一守鼎狱吏,鼎右一人被一狱卒押来,
正被推向鼎里,施以镬汤之刑.右端有一狱卒手持钢叉,将一作揖之人叉住,欲将其投入沸鼎.这里

描绘的应是“镬汤地狱”.
本层格内,左有一狱吏携一儿童把守着高高架起的两耳大鼎,架子右侧支出一杈,顶部安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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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五苦章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７册,第５４７页.
«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７册,第４５１页.
«佛说立世阿毘昙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３２册,第２１２页.
马汉国:«微山汉画像石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１页.



四脚朝天的大狗.这组高架画面应表示此处为“烧炙地狱”.«佛说立世阿毘昙论»卷八«地狱品»称
地狱之六为“烧炙地狱”:

　　其相犹如陶灶,一切皆铁,昼夜烧然,恒发光炎,广长无数由旬.是中罪人,无数千万,闭塞

烧炙,熟已内外焦燥,虚脆易脱,譬如肉脯.是时狱门自然开,其门外边有无数狗,或乌或驳,身

高长大,伺待门开,争入狱里,牵出罪人,咋 其身,如倒生树,恣意啖食.既被食已,皮肉皆尽,
唯余骨聚,困苦 难 处,当 时 闷 绝.冷 风 来 吹,皮 肉 更 复,是 时 狱 卒 复 驱 令 入,还 受 先 苦,烧 炙

食啖.①

画面中,仰面朝上的大狗恰与火鼎向上的开口一致,随时准备啖噬罪人之肉.此外,与狗相关的

地狱,尚有唐代实叉难陀译«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言“火狗地狱”:

　　无间狱者,其狱城周匝八万余里,其城纯铁,高一万里,城上火聚,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诸

狱相连,名号各别.独有一狱,名曰无间.其狱周匝万八千里,狱墙高一千里,悉是铁为,上火彻

下,下火彻上.铁蛇铁狗,吐火驰逐,狱墙之上,东西而走.②

谓“无间狱”的铁围之内还有“火狗地狱”.«楞严经»亦称:

　　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手执枪矟驱入城门,向无

间狱.③

不难发现,这些图像之所描绘,归结起来,甚合佛教“阿鼻”地狱(五无间狱)之特征.按«三国

志»,魏明帝时“特进曹洪乳母当,与临汾公主侍者共事无涧神,系狱”④.曹洪系曹操堂弟,临汾公主

系曹魏公主.陈寅恪研究指出,“无涧神”即“无间神”亦即“地狱神”,且佛教颇流行曹魏宫掖妇女之

间⑤.无间狱乃布满剑树刀山、罪器叉棒、碓磨锯凿、锉斫镬汤等等,入则备受诸苦,无有休歇.
«佛说立世阿毘昙论»卷六称地狱曰“泥梨耶”(niraya):

　　云何地狱名泥犁耶? 无戏乐故,无憘乐故,无行出故,无福德故,因不除离业故于中生.复

说此道于欲界中最为下劣,名曰非道.因是事故,故说地狱名泥犁耶.⑥

最上第四格,中间偏左处,一大人物凭几而坐,右上方有榜题“大王”.大王左边一人跽坐,双手

持笏,并提一袋.“大王”右边,双手捧书简正面跽坐的胡冠侍者,应为大王的下属;其右有三人匍匐

在地,应是前来地狱“大王”报到的死者们;侍者手捧的书简应是记录死者生前德行的命簿⑦.地狱中

这个“大王”应即“无间神”.
笔者同时发现,陕西绥德四十铺出土的东汉墓门横额⑧上,亦刻画有地狱图(图１０);以其人物皆

作尖帽高鼻胡人形象,姑谓之胡人地狱图.图中左端亦刻一大人物,旁有胡人为其撑华盖;其前有９
人前来报到,右边两列２７个背弓箭骑马的胡人狱卒在后押送而来.前到者正在跪拜,一男子手牵胆

怯之妇前来,正如«老子化胡经太上皇老君哀歌七首»所言:“两两共相牵,遂至死灭门.皆由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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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佛说立世阿毘昙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３２册,第２１０页.
«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观众生业缘品第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３册,第７８０页.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八,«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９册,第１４４页.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司马芝传»,第３８８页.
陈寅恪云:“‘无涧神’,疑本作‘无间神’.无间神即地狱神.‘无间’乃梵文 Avici之意译,音译则为‘阿鼻’.当时意译亦作

‘泰山’.”又云:“裴谓‘无涧’乃洛阳东北之山名,此山当是因天竺宗教而得名,如后来‘香山’等之比.‘泰山’之名,汉魏六朝内典外

书所习见.‘无涧’即‘无间’一词,则佛藏之外,其载于史乘者惟此传有之.以其罕见之故,裴世期乃特加注释,即使不误,恐亦未能

得其最初之义也.据此可知,释迦之教颇流行于曹魏宫掖妇女间,至当时制书所指淫祀,虽今无以确定其范围,而子华既以佛教之无

间神当之,则佛教在当时民间流行之程度,亦可推见矣.”见陈寅恪:«魏志司马芝传跋»,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８９ ９０页.
«佛说立世阿毘昙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３２册,第１９７页.
东汉«老子中经»:“司命绝去之人,魂魄会于北极.”相关研究见姜生:«汉墓“老子把持仙箓”图考»,«人文杂志»２０１７年第１１

期.
李贵龙、王建勤:«绥德汉代画像石»,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９页.



道,神明考擿人.”①图中的大人物应即地狱神“大王”;其旁刻一胡人平躺在地,被两名胡人狱卒捉住

双臂双脚,将其控制,旁边则刻画有一狗形大铡刀,表示地狱里正在进行“斩身”的惩处.«佛说罪业

应报教化地狱经»:

图１０　绥德县博物馆藏东汉墓门横额上的胡人地狱图,上为全图,下为左端放大摹本(朱华制图).

采自李贵龙、王建勤:«绥德汉代画像石»,第１２９页

　　今有受罪众生,为诸狱卒剉碓斩身,从头至足,乃至其顶.斩之已讫,巧风吹活,而复斩之.
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时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儿魁脍,斩截众生,故获斯罪.②

佛教地狱非独为人所设;事实上它收取所有生物的生命,上自凤凰、龙,中及人类,下至一切小

虫,无所不包.东汉安世高译«佛说十八泥犁经»:“佛言十八泥犁.凤凰龙下至小虫,凡十八泥犁.
人行善多行恶少,出泥犁疾;行恶多行善少,出泥犁迟.佛言,是安得鬼守,十八泥犁居处冥.”③也就

是说,在整个生物世界,从最低贱的小虫到最高贵的凤凰,所谓有情众生,死后都有鬼卒把守的冥界

十八地狱等待他们.这可以解释何以凤凰出现在左栏地狱图景的最下一格.相对于汉画常见的凤

凰居顶图像空间结构,此处与牛头阿傍相邻的,应即“最为下劣”的“十八泥犁”中的凤凰④.
然而汉人的冥界地狱,本在泰山下.滕州西户口出土的两方描绘“太山君”威风出行的汉墓画像

石上(图１１、图１２),可见其例⑤.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古道书«福地记»:“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
回二千里.多芝草玉石,长津甘泉,仙人室.又有地狱六,曰鬼神之府,从西上,下有洞天,周回三千

里,鬼神考谪之府.”⑥考六朝道书«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洞元灵宝五岳真形图»之东岳图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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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老子化胡经»卷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５４册,第１２６９页.
«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７册,第４５０ ４５１页.
«佛说十八泥犁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７册,第５３０页.
然而凤凰本来是上古神鸟.«山海经南山经»卷一说,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

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袁
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９页).东汉时期有关地狱信仰的经典,尚有安世高译«佛说鬼问目连经»论述因

缘果报.
相关研究见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第４７９ ４８３页.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２４２页.



部,一圆圈内标注“地狱穴东入”①,即其证.汉末三国时“无间”地狱亦被意译作“泰山”②.如东汉安

世高译«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以地狱劝世,经中处处称“太山地狱”.

图１１　滕州西户口汉墓出土“太山君”画像石.

采自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２年,图２３０

三、结　论

汉代的黄老浮屠之祀及老子化胡说具体情形究竟如何? 佛教地狱信仰在汉代是否已有传播?
这些有关佛教入华初传形态及与汉文化之关系问题,是长期制约早期道教史和早期中国佛教史认知

的核心问题.
历史上关于老子弃周西行、出函谷关而去的传说,最早见载于«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

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③

从中可以看出,老子西行化胡传说有其久远的形成过程.«史记»作于仙雾弥漫的汉武帝时代;司马

迁所见史料中,是否已有关于老子西去化胡之类的不经之谈,惟其不为缙绅之士所采,乃诿之曰“莫
知其所终”? 此类推测是否属实,及武帝时霍去病所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是否属佛教,皆待考实④.北

齐«魏书释老志»:“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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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道藏»第６册,第７４０页.
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一:“命终,魂灵入于太山地狱,烧煮万毒,为施受害也.”卷八:“夫杀者害众生之命,害众生之命

者,逆恶之元首,其祸无际,魂灵转化,更相慊怨,刃毒相残世世无休,死入太山,烧煮脯割,诸毒备毕.”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３册,
第１、４５页.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２１４１页.
明末张自烈«正字通人部佛»载:“秦时沙门室利房等至,始皇以为异,囚之.夜有金人,破户以出.武帝时,霍去病过焉

支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归,帝置之甘泉宫.金人者,浮屠所祠,今佛像即其遗法也.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中土未之信.迨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以问于朝.傅毅以佛对,曰天竺国有佛,即神也.帝遣中郞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经

«四十二章»,释迦立像,并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以是考之,秦西汉知有佛久矣,非自明帝始也.”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

学类)影印湖北省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清畏堂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３４册,第６３页(刻本第２２ ２３
页).引者按:说见«汉书霍去病传»及«魏略西戎传».



　图１２　滕州西户口“泰山君

出行图”画像石.采自山东

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

集»,图２２６－２２７

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
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①已知最早直接谈论老

子化胡的记载出现于东汉晚期(上引襄楷上桓帝疏中谈及“或言老子入

夷狄为浮屠”).又«后汉书西域传»:“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
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②«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

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

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③«化胡

经»之作,乃将老子叙述为黄老浮屠二教之创教者;在佛教入华早期,此
说对于这个西戎之教的传播确有胞胎庇护作用,使其更易于为汉人所接

受.当西晋道士王浮将其进一步渲染之时,佛教已拥有相当势力,遂演

为两教之争.初期佛教的这种依附式传播策略,却使其宗派特征不显,
后人难识其史迹.

东汉马融«樗蒲赋»:“昔有玄通先生,游于京都.«道德»既备,好此

樗蒲.伯阳入戎,以斯消忧.”④王维诚据此判断马融(７９ １６６)之时确有

老子入胡发明樗蒲之戏以消忧之说(老子字“伯阳”),如此则其时已有老

子入胡之说;并提出,彼时佛教初入中土,势力单薄,作为外来宗教,遭遇

中国本土文化抵制,必然需要一种有益于立足且方便传播的调和方式;
化胡说满足了这一需求⑤.汤用彤指出,“汉代佛教依附道术,中国人士,
如襄楷辈,因而视之与黄老为一家.但外族之神何以能为中华所信奉,
而以之余固有道术并重? 则吾疑此因有化胡之说,为之解释,以为中外

之学术,本出一源,殊途同归,实无根本之差异,而可兼奉并祠也.”⑥日本

学者重松俊章亦提出类似看法⑦.镰田茂雄提出,“因为佛教和当时的民

间信仰很协调,所以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就这样,佛教竟完全被后汉

社会当作为追求现世功利的道教信仰来接受了”⑧.窪德忠提出,老子化

胡说的最初作者不是“老子之徒”,而是“释伽之徒”,尽管不知其名.它

最初是佛教方面在后汉时代提出的,因为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神仙信

仰,佛教方面要顺利布教就必须适应这种信仰,故而提出老子化胡说⑨.
许理和赞同汤用彤说,认为化胡说起初并非一种排佛的策略,这个理论

很可能受到了成长中的道教阶层以及最初的佛教教团领袖的双重欢迎,
它通过把佛教说成“道教的外国分支”而使佛教对中国老百姓更具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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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３０２５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２９２２页.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第８５９ ８６０页.
«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巧艺部»“樗蒲”条,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２７８页.类

似的,东晋建兴元年(３１３)陶侃任荆州刺史,亦曾提到樗蒲为老子入胡所作:“侃为荆州,常检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弈之具,投之于江.
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汤球辑:«九家旧晋书辑本何法盛晋中兴书第七»,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１９３６
年,第４３３页.

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４卷第２期(１９３４年),第１ ９２页.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１９３８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９页.
[日]重松俊章:«魏略の佛传に关する二三の问题と老子化胡说の由來»,«史渊»第１８辑(１９３８年).
[日]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郑彭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８ １９页.
[日]窪德忠:«老子化胡说是谁提出的? ———我的推测»,肖坤华译,«宗教学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力①.而道书«西升经»卷上«西升章第一»亦开篇明言:“老君西升,开道竺乾;号古先生,善入无为;不
终不始,永存绵绵.”②«西升经»大约出于东汉末三国之际③.要之,东汉魏晋之间,老子化胡说的接

受史,是在一个有利于佛教落地生根的思想生态之中、在佛教甘愿为黄老所用的心态之下形成.
南朝刘宋时期天师道道士徐氏作«三天内解经»,目的虽是为刘宋王朝辩护,然而这部道书以刘

宋之君为汉家后裔④,因此承袭了对包括«化胡经»在内的汉晋道教传统的历史综述,而总之曰:“老君

因冲和气化为九国,置九人,三男六女⑤.至伏羲女娲时,各作姓名,因出三道,以教天民.中国阳气

纯正,使奉无为大道.外胡国八十一域,阴气强盛,使奉佛道,禁诫甚严,以抑阴气.楚越阴阳气薄,
使奉清约大道⑥.此时六天治兴,三道教行,老子帝帝出为国师”,接着说老子出关西去化胡,乘白象

转生为佛,“堕地而行七步,举右手指天而吟: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云云⑦.
所谓“举右手指天而吟”,正是各地所出东汉佛像最为常见的施无畏印手姿,而被道经描绘为老

子化胡、变身为佛的表现;有关白象与佛陀孕育的说法,同样来自佛教关于佛陀的母亲摩耶夫人梦见

白象而受孕的故事.早期汉地佛教与黄老道之间在信仰上黄老浮屠不分的这种特殊状态,既有利于

早期道教的信仰扩张,又有利于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兰陵所见,盖属此类.当佛教在华获得长足发

展,则挣脱胞衣,强烈排斥道教及汉代以来佛道共用的老子化胡说⑧.
同样,初传佛教的地狱信仰与汉人的冥界六天信仰混淆共存,乃因汉儒主导的本地鬼神与冥界

传统观念势力强大,使其不至于即刻对汉人信仰构成重大改变.然而随着佛教译经的发展和传播的

深入,尤其是东汉末期儒生梦碎并丧失思想主导地位,汉人原本“死而为鬼”、“鬼者归也”的死亡观和

以尸解变仙为终极理想的冥界信仰,遭遇日益剧烈的挑战;印度佛教地狱对人性之恶的构想与描绘,
远超汉人之朴素,导致汉传统冥界信仰发生异化,原本人死所归的泰山冥府,变成了惩罚性的空间,
“太山地狱,烧煮万毒”.山东微山县所出东汉地狱图像,盖属其类.这种传播所造成的文化“征服”
和价值观变化,对传统善恶概念、行为观念之基底结构的改变,仍待反思研究.

基于对汉墓所存反映老子化胡说的黄老浮屠组合画像及地狱图的研究,可以获得对东汉佛教接

受史的一些具体认知;从中可以看出,东汉信仰结构中,浮屠已占有一定比重;尤其是佛教地狱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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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第４９７页.
«道藏»第１１册,第４９０页.
卢国龙:«‹西升经›成书年代及基本思想»,«中国道教»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三天内解经»卷上:“刘氏汉帝乃是龙精之子.刘氏之胤,有道之体,绝而更续,天授应图,中岳灵瑞,二十二璧,黄金一

饼,以证本姓.宋帝刘氏是汉之苗胄,恒使与道结缘.宋国有道多矣.汉时已有前谟,学士不可不勤之哉.”(«道藏»第２８册,第

４１４ ４１５页)«三天内解经»的文本来源值得注意.根据题名“三天弟子徐氏撰”,一般认为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４２０ ４７９).然而

细读该经上卷文字,反映刘宋背景的内容甚少,且在文中颇显突兀,其余反映由汉代旧道教向仙道转变的内容,可能来自更早的文献

背景.此经应是刘宋道士为刘氏辩护而袭取旧经重述所造;历史上道教经典亦以此方式逐渐演变并接受佛教信仰要素.
三男六女即一男二女模式,其思想渊源见于«太平经»卷三十五«分别贫富法第四十一»:“然天法,阳数一,阴数二.故阳者

奇,阴者偶,是故君少而臣多.阳者尊,阴者卑,故二阴当共事一阳,故天数一而地数二也,故当二女共事一男也.故一者,乃象

天也;二者,乃象地也;人者,乃是天地之子,故当象其父母.今天下失道以来,多贱女子,而反贼杀之,令使女子少于男,故使阴气绝,
不与天地法相应.天道法,孤阳无双,致枯,令天不时雨.女者应地,独见贱,天下共贱其真母,共贼害杀地气,令使地气绝也不生,地
大怒不悦,灾害益多,使王治不得平.”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３３ ３４页.

所谓“清约大道”,«陆先生道门科略»:“师不受钱,神不饮食,谓之清约.治病不针灸汤药,唯服符饮水,首罪改行,章奏而

已.居宅安冢,移徙动止,百事不卜日问时,任心而行,无所避就,谓约.千精万灵,一切神祇,皆所废弃,临奉老君三师,谓之正教.”
(«道藏»第２４册,第７８２页)或即魏晋始行之清水道.«三天内解经»:“今有奉五斗米道者,又有奉无为旛花之道及佛道,此皆是六天

故事,悉已被废.又有奉清水道者.”“其清明求愿之日,无有道屋厨覆章符 仪,惟向一瓮清水而烧香礼拜,谓道在水中.”(«道藏»第

２８册,第４１５页)专以清水行法治病却灾.南北朝«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济苦经»:“一者无极大道,二者无上正真道,三者无为太平清

约大道.”(«道藏»第６册,第２８５页)
«道藏»第２８册,第４１３ ４１４页.
南宋沙门志磐撰«佛祖统纪»卷四十«法运通塞志第十七之七中宗»:“«列仙传»云,老子、尹子俱之流沙(原注:古本无化胡

字).汉«襄楷传»云,老子入夷狄为浮图之化.晋«高士传»、魏«典略西戎传»,皆言老子化戎俗为浮图.唐则天时,沙门慧澄

乞毁«化胡经»,敕刘如睿八学士各为议状;皆言汉隋诸书所载,化胡是实,不当除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４９册,第３７２页)



令人惊异地发现其东汉传播之“保真度”,超出后人依传世文献对佛教传播所作的种种模糊推断.费

县和兰陵两种汉画像石所刻浮屠的冠式,颇似藏传佛教僧侣所戴的鸡冠帽(卓孜玛和卓鲁);其所刻

牛王眼相等内容亦透露出,«优婆塞戒经»的内容在东汉已有传播.这些代表浮屠特征的符号的忠实

传达特征,再次提醒我们东汉佛教传播对黄老的“依附”,看来主要是在形式上,而其内容则相当独立

且保真地得到了传播.黄老浮屠并提并祀,其主要原因应是老子化胡说使二氏归于一身,成为老子

“化形”的表现;换言之,黄老浮屠像的相联刻画,实乃老子化胡说之绘画呈现.
汉人将佛教引入墓葬,其信仰的根源,与作为死者“太阴炼形”之所“炼形之宫”的墓葬信仰结构

有关.在此前的研究中,笔者尝试发掘汉墓信仰结构中的“黄老”①;现在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佛教

信仰,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这些汉墓保存的佛教地狱信仰表明,传统的冥界信仰在东汉已经受到

佛教地狱信仰的冲击;有些汉墓出现了与泰山狱相混的地狱,有些则显现出佛教地狱信仰独立原态

传播的特征.
总的说来,从新发现的山东微山东汉画像石椁残石和陕北汉墓画像石所刻地狱画像等汉墓资料

来看,佛教的地狱信仰在东汉已有译介传播;山东费县潘家疃东汉墓门上鸟喙老子与胡人浮屠与窣

堵坡组合画像、山东兰陵九女墩汉墓辟邪石兽立柱画像所呈现的“黄老”信仰与胡人浮屠组合表明,
史籍所述东汉时期以浮屠等同黄老因而黄老浮屠同祀的现象,应是老子化胡说流行之表现.黄老浮

屠同祀说不为后人所解,其中原因除了儒生史家语焉不详,更多是由于,时人所信老子化胡说,乃以

老子浮屠为同一人在不同时空之“化形”,因而将老子浮屠等同且一同祭祀.以潘家疃为代表的某些

汉墓中黄老浮屠画像一同出现,正是中国思想史和宗教史上这种奇特信仰的图像呈现.
东汉佛教传播之墓葬画像资料的发现与认知,亦有助于早期佛经汉译传入时间的断代研究.汉

代浮屠虽在黄老之次,借助于黄老以图立足,黄老乃为佛教所寄生,然而其经、像传播对印度原本形

态的忠实保真程度可谓出人意料.桓帝之世,藉“党锢之祸”汉儒遭殃之时,佛教传播开始“转盛”
(«后汉书西域传»语),爆炸式传播,终至“征服中国”(许理和语),其后甚至“政教不行,礼义大坏”
而致魏太武帝下诏“荡除胡神,灭其踪迹”②.汉儒之殇、汉文化生态之崩溃,汉传统的被改造过程及

其造成的文化冲突进而中国文化气质之重大变迁问题,应予充分重视和反思研究.

[责任编辑　孙　齐]

３１汉代老子化胡及地狱图考

①

②

有关汉墓之为“炼形之宫”及死者在其中的“太阴炼形”仪式与尸解信仰,参见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４４６)三月«灭佛法诏»,事见«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第３０３４ ３０３５页.


